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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兰德在 1790 至 1813 年间的一则手记中首创了 “世界文学”这个新词。
他将“世界文学”界定为所有民族所有时代的世界各国文学的典范作品总集，其 “世
界文学”概念带有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色彩。与赫尔德或歌德的 “世
界文学”构想相比，维兰德首创的狭义的“世界文学”概念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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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普遍认为歌德是“世界文学”一词的首创者。1827 年 1 月 15 日，歌德在其日记中首次
运用了“世界文学” ( Weltliteratur) 这个复合词: “我向舒哈特口授关于法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
论述。”①随后他又在《迪瓦尔的历史剧 ＜塔索 ＞》一文中对这个新词作了解释: 世界文学就是
国际性的文学交往和文化接触; 世界文学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普遍性在于它表现了普遍的人

性，整体性则体现在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上。跨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交往
的最终结果就是各民族文学联合成一个伟大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以欧洲文学为核心，以古希腊

文学为典范。
1987年，德国学者魏茨 ( Hans-Joachim Weitz，1904—2001) 在《阿卡迪亚》杂志上发表了一
篇题为《维兰德是 “世界文学”一词的首创者》的短文。魏茨声称他发现了德国作家维兰德
(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 在 1790至 1813年间亲笔书写的一则手记，这则写在维兰
德翻译的贺拉斯《书札》 ( 1790年修订版) 中的手记的核心词语为“世界知识和世界文学以及成熟
的性格培养和良好品行的高雅趣味”②。维兰德在此所说的“世界文学”指的是奥古斯都时期的一
流作家 ( 贺拉斯、维吉尔和普罗佩提乌斯等人) 博览了古今各民族的文学杰作，掌握了世界文化文
献，他们具有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高度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们所创造的文学乃是一种世界主
义的高雅文学。维兰德借“世界文学”一词树立了“博学的诗人”的典范，这类诗人通过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而获得了丰富的“世界知识”，他们所创造的作品体现了文化多元性和普遍的人性，
这些优秀作品以其跨文化的思想容量和高度的艺术价值成为流芳百世的文学经典。

收稿日期: 2014-03-25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外国文学重要思潮研究” ( 项目编号: 14CAC07) 的阶段性成果。
①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Werke，Weimarer Ausgabe，Abt． II，Bd． 11，Weimar: Bhlau Verlag，1919． S． 8．
② Weitz，Hans-J，“Weltliteratur”zuerst bei Wieland． In Arcadia 22，Berlin: De Gruyter，1987． S．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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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兰德手记的来历
维兰德是歌德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他翻译了贺拉斯的 《书札》和 《讽刺诗集》等

世界文学名著。《书札》德译本的初版于 1782 年由德绍的学者书局出版，修订版于 1790 年由莱
比锡的魏德曼出版社推出。维兰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手记即出自 1790 年版的贺拉斯 《书札》
德译本样书。

1946 年，德国作家内特 ( Herbert Nette，1902—1994) 从达姆施塔特的一位老妪手中购得了
几本古旧书籍，其中就有维兰德翻译的贺拉斯 《书札》 ( 1790 ) 。这本 《书札》采用花体字印
刷，正文前有维兰德于 1782 年 4 月 12 日写给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 《献词》。内特打开老
妪收藏的《书札》，发现有人用钢笔对《献词》的部分词句进行了增添和改动，增改后的文字中
有“世界文学”一词。内特认为这些增改的文字出自某位读者。魏茨去内特家作客时翻阅过这
本《书札》。魏茨是歌德和维兰德专家，他常去歌德席勒档案馆查阅资料，因此对维兰德的手稿
和笔迹比较熟悉。他看过《献词》中增改的文字后，便推断这些文字出自维兰德之手。为了鉴
别笔迹的真伪，内特请来了德语文学学者吕迪格尔 ( 1908—1984 ) 和文艺学家埃佩斯海姆，经
过仔细辨认，两人断定《献词》中增改的文字乃是维兰德的亲笔手迹，而老妪的私人藏书其实
就是出版社赠送给译者维兰德的样书。
内特原本打算就维兰德的这段增改文字写一篇论文，并将维兰德写在 《献词》上的手记公

诸于世。由于百事缠身，该计划并未得到实施。《书札》的样书在内特家中沉睡了四十年，维兰
德的手记也几乎被遗忘了。

1986 年，德国文学档案馆从内特手中购得了维兰德译著 《书札》的样书，档案馆馆长欧特
博士授权魏茨发表维兰德的手记，并委托他就这则手记写一篇短文。魏茨于是撰写了一篇关于维
兰德手记的流传的短文，将它题名为《维兰德是“世界文学”一词的首创者》。为了感谢吕迪格
尔对维兰德笔迹的鉴定，他将这篇短文发表在吕迪格尔创建的 《阿卡迪亚》杂志上。

1782 年版和 1790 年版的贺拉斯《书札》德译本均收录了维兰德写给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
特的《献词》。《献词》 ( 1782) 中与“世界文学”概念有关的段落如下: “罗马在其最美好的时
代颇有首善之都的风格，这种风格可以用文雅 ( Urbanitt) 一词来概括，文雅指的是博学多才、
世界知识和文质彬彬的高雅趣味 ( diese feine Tinktur von Gelehrsamkeit，Weltkenntnis und
Politesse) ，这种高雅趣味是通过阅读最优秀的作家的杰作和与这个有教养的时代最文明和最杰
出的人物的交往而不知不觉地形成的。”①

维兰德用钢笔划掉了 “博学多才”和 “文质彬彬”二词，在 “世界知识”之后加上了
“世界文学”一词，在字行之间添加了 “学识渊博”一词，然后又把它删掉了，接着又在字
行之间的空白处增加了 “以及成熟的性格培养和良好品行”这几个词，从而使这段文字的核
心部分最终定型为下列措词: “世界知识和世界文学以及成熟的性格培养和良好品行的高雅趣
味 ( diese feine Tinktur von Weltkenntnis u． Weltliteratur so wie von reifer Charakterbildung u．
Wohlbetragen) 。”②

维兰德于 1813 年 1 月 20 日在魏玛去世，他的同时代人并不知道他写有这则手记，歌德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从 1827 年 1 月 15 日起多次使用了 “世界文学”这个词。维兰德在 1790 年版的
《书札》样书上写这则关于“世界文学”的手记时并未注明日期，因此只能将维兰德首创“世界
文学”一词的大致日期确定在 1790 至 1813 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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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道精神的世界主义
“世界文学”概念有三种定义: ( 1 ) 广义的 “世界文学”指的是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文学
作品的总和 ( Gesamtliteratur) ; ( 2) 狭义的 “世界文学”指的是超时代的、具有普遍审美价值
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典范作品总集 ( Kanon) ，换言之，“世界文学”就是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学杰
作的荟萃，这种精英主义意义上的 “世界文学”概念在当今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 3) 歌德于
1827 年提出的文学发展蓝图，它指的是国际性的文学交往 ( Kommunikation der Literatur) 和文化
接触，交往的结果就是具有特性的各民族文学的融合。① 魏茨认为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与
“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相接近”②，但他没有进行详细论证。笔者认为维兰德的 “世界文学”指
的是跨越民族界限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各民族文学的典范作品总集，而所有这些典范作品皆具有
“普世的人性价值和艺术价值”③。
具有人道精神的世界主义 ( Kosmopolitismus) 是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思想基础。世

界主义是一种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世界观，它认为人不只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和某个民族的成员，

确言之，人是地球 ( 即世界) 上的公民，它从世界公民的角度出发提倡各民族平等、自由和相
互宽容，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犬儒学派哲学家西诺帕的第欧根尼 ( 约前 400—前 323) 和斯多葛
学派的伦理学。维兰德的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人道和宽容。在《论流芳百世》 ( 1812) 一文
中，维兰德表达了利他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 “不断运用我们最高尚的精神
力量和我们最美好的心灵意向与情感”，以 “促进利他的善”，以增进 “普遍的幸福和人类的全
面教育与完善”; “每个高尚者更多地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而活着，他的一生或多或少都是一
种持续的舍己为人”④。在 《民族文学》 ( 1773 ) 一文中，他确定了文学艺术的人道主义使命:
“文艺女神的使命在于温暖人的心灵……她们应该为我们灌输和平、宽容、博爱和普遍欢乐的精
神; 应该通过万能的情感力量使我们牢记人人皆兄弟的观念和只有通过团结与和睦世人才能获得

幸福的道理。”⑤

作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维兰德提倡民族宽容和宗教宽容。在 《民族文学》一文中，他要
求世界各民族打破文化孤立主义，采取文化宽容的态度，进行互识、互补、互惠的文化交流:
“世人的首要义务在于相互接近和相互联系，在于作为大自然所创造的一个大社会的成员以合力
为人类的共同完善而工作……欧洲各民族如果能逐渐削弱每个民族曾经拥有的独特民族性 ( 这
种民族性或多或少地使每个民族背离了已启蒙的、有教养的民族的开放性) ，那么至少他们必将
在实现人类的共同幸福的道路上取得巨大进步。古埃及人和当今的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是闭关锁国
的民族，一个民族越不爱社交，越孤独，越与世隔绝，它就越能保持其民族性，但它的民族状况

也就越不完美。”⑥ 维兰德从“普遍的理性”出发，主张宗教宽容。他在《论宗教宽容》 ( 1783)
一文中写道: “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普遍的、永恒的权利……持某种宗教观的人当然认为
另一种宗教观是错误的; 但他没有强迫他人相信他的宗教的权利……每种宗教都无权统治其它的
宗教。”⑦

维兰德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宣扬博爱的世界主义者。在早年的两部世界公民小说 《西诺帕
的第欧根尼的遗著》 ( 1770) 和 《阿布德拉市民的故事》 ( 1774) 中，他的人道的世界主义思想
已初具雏形，并与建立在理智和智慧基础之上的文化精英主义融为一体。西诺帕的第欧根尼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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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当有人问他如何理解“世界公民”这个概念时，他答道: “世界公民就是像我这样
的一个人，他不和任何一个特殊的社会勾连在一起，他把大地当作他的祖国，把人类的所有成员

当作他的同胞和兄弟，并且漠视他们的位置、空气、生活方式、语言、风俗、教育和个人兴趣所
造成的偶然差异。当他们受难时，他们有天生的权利请求他的帮助; 当他无法帮助他们时，他们
有权获得他的同情; 当他们迷路时，他们有权要求他指明方向; 当他们享受人生时，他们有权邀

请他与之同乐……世界公民爱所有的人，这是一种纯粹的、无派性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爱。
他不被个人的偏爱所左右，当有人请他帮忙时，他就会凭着一付热心肠迅速采取人道和善良的

行动。”①

第欧根尼试图以一种无拘无束的、俭朴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来解决世界主义的博爱和地方主
义的城邦利益之间的冲突。他置身于“特殊社会”之外，远离 “一个特殊社会的激情和企图”，
有意识地降低物质需求，摆脱家庭、职业和“国家”的约束②，从而免除了各种社会义务。这种
遗世独立的局外人立场使第欧根尼对社会的观察和批判具有了一种中立性、客观性和超派别性。
第欧根尼因其孤独而简约的生活方式被古希腊人称作 “傻子”。小说作者谎称自己是第欧根

尼的遗著《疯狂的苏格拉底》的译者和出版者，他对哲学史上消极的第欧根尼形象进行了颠覆，
将这位犬儒描写成一位 “好心而乐观的……理智的怪人”③。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将这位 “怪
人”引为知己，他向第欧根尼讲述了他准备征服世界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王朝的计划:
“我把世界看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世界人民需要一位领袖，我觉得我就是天生的世界领袖。”④ 亚
历山大想聘请第欧根尼作他的政治顾问，第欧根尼出于道德考虑拒绝了他的提议，他认为亚历山

大的计划是一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世界主义，对世界进行暴力统治从伦理上来说是不可行的，因此

他坚持“只顾及全人类的整体利益”⑤ 的人道主义的世界主义。
长篇小说《阿布德拉市民的故事》讽刺了阿布德拉市民狭隘的地方主义、对异域文化的偏

见、低级的艺术趣味和各种愚蠢行为。小说人物德谟克里特在埃及和巴比伦等地游学了二十年之
后回到故乡阿布德拉城，他给同乡们讲述了异域的实情，打破了他们关于异国的荒诞幻想，于是

他们认为他有精神病，并从科斯岛请来了名医希波克拉底为他诊治。阅世颇丰的希波克拉底和德
谟克里特相见后促膝倾谈，发现他们俩有共同的世界主义思想，两人因志趣相投而结为挚友。这
两位见多识广的精神贵族同属于一个有教养的文化精英共同体，即非实体的世界主义 “学者共
和国”。关于这个精神性的共同体，作者写道: 古代的世界公民 “没有事先约定、没有会社标
志、不参加会社集会、不受誓言的约束就结成了一种兄弟情谊”⑥。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欧里庇
德斯也是一位胸襟旷达的世界主义者，他无情鞭挞了阿布德拉市民褊狭的民族主义和低俗的艺术

狂热。这三位世界主义智者皆有健全的理智、高雅的趣味和宽容的精神，他们所结成的精神同盟
使他们摆脱了犬儒第欧根尼似的孤立。

1782 年，光照会 ( Illuminantenorden，1776—1785) 的一位会员匿名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文
章《一位世界公民的好奇》，他批评维兰德的世界主义 “学者共和国”的虚幻性，鼓吹光照会带
有暴力革命色彩的无政府主义纲领。维兰德于是撰写了文章 《回答与反问》 ( 1783) 予以反击。
维兰德支持改良主义，反对光照会推翻现行制度的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会带来混乱和新的

“弊端”。他认为光照会力图建立的消除了民族、等级和宗教差别的 “世界公民共和国”纯属政
治“幻想”，光照会会员是不负责任的市民和 “伪世界主义者”⑦，他们的政治阴谋和无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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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言行“会突然毁掉一切启蒙、宽容、自由和世界主义”①。只有以理性为指南、具有博爱的世
界主义思想的少数文化精英才是负责任的 “人权的代言人”和 “真正的世界主义者”②。真正的
世界主义者“在政治上不走极端……他们静静地等待理性不知不觉的增长在世界各民族中必将
产生的良好效果”③。

1786 年，魏玛公国官吏格希豪森出版了一本论战性的小册子 《揭露世界公民共和国体制》。
他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以 “你要么是国家公民，要么是叛贼”的二分法思维，将 “世
界公民”、“启蒙思想家”、“耶稣会会士”和 “共济会会员”④ 一律打成国家公敌。为了维护国
家利益，他要求各国君主取消打着 “启蒙”旗号煽动革命的“新闻自由”⑤。
为了反驳格希豪森的谬论，维兰德发表了长文 《世界公民共同体的秘密》 ( 1788) 。维兰德

对“伪世界公民”和“真正的世界公民”进行了严格区分。他把光照会、共济会和耶稣会会员
称作“伪世界公民”，这些机构化的秘密会社故弄玄虚，搞阴谋活动，以实现其政治野心。“真
正的世界公民”则没有秘密，他们公开表达其人道的世界主义思想，宣扬广泛的言论自由、“新
闻自由”和出版自由⑥。全面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能保障全面的启蒙，能保证启蒙思想家对
“君主”和“各民族”人民进行有效的教育，以防止暴力革命，并敦促各国君主实行仁政，进行
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从而增进国民的幸福，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幸福。维兰德要求各国君主在
“理性”和“人道的国家观念”的指导下为人民的幸福尽义务，革除绝对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
一场非暴力的、改良专制主义的仁爱革命: “通过实行重要的、促进各民族幸福的社会改良……
欧洲的现状似乎已接近一种仁爱革命 ( wohlttige Ｒevolution) ; 这种革命不是由疯狂的暴动和内
战引发的，而是由宁静的、坚持不懈地进行守本分的抵抗……由温和的、令人信服的、不可抗拒
的理性伟力催生的。”⑦

维兰德用启蒙运动的美德观对基督教的基本美德 ( 信、望、爱) 进行了世俗化的改造。他
认为真正的世界公民是少数有美德的 “智者和贤人”⑧，美德就是对世人有仁爱之心并将爱心付
诸行动。真正的世界公民是奉行博爱原则的人类之友，“他的符合其天性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思想
促使他做个有用的人，使他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为上帝之大城的利益而效力。只有善良的公民才
配得上世界公民这个称号”⑨。真正的世界公民不结社不做官，只有从这种无派性的、中立的局
外人立场出发，世界主义者才能摆脱集团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才能满足世界公民的普世

性要求: “世界主义者有资格拥有最本真和最突出意义上的世界公民这个名称。因为他们将地球
上的所有民族视作一个唯一家族的众多分支，将世界视作一个国家，他们和其他无数理性的人都

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以其特有的方式追求他自己的富裕生活，并在遵守

普遍自然法则的前提下促进人类整体的完善。”瑏瑠 但在两种情况下他可以放弃中立立场: 当正义
的“美好事业”需要道德上的支持时，他应该大力声援; 当发生了反人权的 “暴行”时，他应
该与之斗争。
维兰德认为对全人类的博爱高于对祖国的爱，因为爱国是一种狭隘而狂热的激情，“这种激

情与世界主义的基本概念、思想和义务互不相容”瑏瑡。他认为文学艺术、科学和书刊印刷术是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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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界和跨时代的，它们是全人类的共享资源，思想和文化的多元性有助于防止个人、派系和民族
的偏见。

三、维兰德 “世界文学”概念的内涵
青年维兰德的心目中已有了 “世界文学”的大致框架，只是他没有使用 “世界文学”一词

而已。他在创作早期作品时，脑海里已浮现出 “世界文学”的草图: 世界文学就是世界各民族
的文学名作的总集。他在《〈维兰德先生的文学作品集〉序言》 ( 1762) 中写道: “感知真和善
的事物始终都是我的最高追求……我在构思严肃内容时，借鉴了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诗人的大
量名作。”① 这部文集以古希腊罗马文学 ( 荷马、维吉尔、品达、贺拉斯、欧里庇德斯和泰伦
斯) 、法国文学 ( 丰特奈尔、伏尔泰和佩罗) 、英国文学 ( 莎士比亚和蒲柏) 和德国启蒙文学的
杰作以及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一千零一夜》为 “典范” ( Muster) ，对诗人的生活经历进行了艺
术加工，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激情”②。维兰德接受了莱辛在 《文学书简》中对其诗作的善意批
评，原因之一就是“莱辛是一位人类之友”③。
在《民族文学》 ( 1773) 一文中，维兰德对他的世界文学概念作出了明确定义: 世界文学是

本国和外国文学的“典范作品”的总和。他从文学 “美化和改善人性”的使命以及 “令人愉悦
的影响”出发，认定文学具有 “超越个别社会的狭隘概念”的世界性，文学是世界各民族的共
同精神财富，世界文学就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典范作品总集: “自然和艺术的整个王国向每一
位诗人敞开着，只要他能以自己的方式从这个宝库中吸取精华来丰富自己，他就能最终接近完美

的艺术境界，而完美乃是一切文学大师的共性，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出自哪个民族和用哪
种语言写作。”④ 和歌德一样，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带有言必称希腊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他
的世界文学乃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正典、以欧洲文学为核心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经典的总集。他
写道: “希腊人难道不是古代世界所有其它文明民族的导师吗? 我们现代欧洲人不是和古罗马人
一样也必须感谢希腊人吗? 希腊人在我们心中煽起了精神之火，递给了我们智慧之灯，留给了我

们诸多典范之作。我们的文化教养、较好的法规、较好的体制、文学艺术、审美趣味和礼仪难道
不应该归功于古希腊吗? 古希腊罗马的诗人、艺术家、哲学家、医生、演说家、政治家和元帅不
是已为我们培养了所有这些领域两百多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吗?”⑤

在《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书信》 ( 1782) 中，维兰德奉劝青年作家不要痴迷于 “无意蕴无技
巧”但颇受大众欢迎的通俗文学作品，而应该向世界各国的 “优秀作家”学习，尊重 “所有时
代和所有民族”的“文学杰作的价值”⑥。在 《世界公民共同体的秘密》一文中，他肯定了世界
文化的多元性，提倡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补，再次强调了文学艺术是跨民族跨时代的、全
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科学、文学和书刊印刷术是所有发明中最高尚和最有益的发明……它们
不属于这个或那个国家，而属于全人类。一个民族若能重视它们的价值，能接受、促进、发扬和
保护它们，并让它们自由自在地、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这个民族就会兴旺发达!”⑦

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指的是所有民族所有时代的 “文学杰作”总集，他的私人藏书
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关于他的藏书和文学修养，出版家贝尔图赫 ( 1747—1822) 写道: “我们
非常高兴地看到，维兰德的缪斯和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缪斯女神都结下了友谊，他尊重、欣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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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一切善和美，而不管它的地点、形式和外表。”①

维兰德在 1790 至 1813 年间所写的那则手记中，首次 ( 也是唯一一次) 使用了 “世界文学”
这个新词，他用该词来褒扬奥古斯都时代的优秀作家所创造的世界主义的高雅文学。 “文雅”、
“世界知识”和“阅读最优秀的作家的杰作”是手记中的关键词。 “文雅”不仅指的是彬彬有
礼，更确切地说，它意味着文化修养和对异域文化与外国高雅文学的熟悉。“世界知识”则指的
是通过读书和阅世获得的对世界和人生的经验知识。 “阅读最优秀的作家的杰作”乃是维兰德
“世界文学”概念的核心: 杰作即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经典。手记中的“世界文学”概念
首先确定了一种质量标准 ( 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它要求作家具有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文学、
文化和道德修养兼而有之就能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上乘佳作，成为后世学习和仿效的 “伟大
典范”②。
维兰德以“博学洽闻”和“技巧娴熟”为标准，说明了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 首先作家必

须以阅世高人的文化修养和娴熟的艺术技巧创造有审美价值的 “文学杰作”; 其次是后世 “最优
秀的人们”对这些杰作的“宣扬”和“奉为样板”③。
维兰德的“世界文学”类似于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世界文学。施莱格尔的世界文

学指的“不仅是民族性和暂时性的有趣文学，而且是世界性和不朽的文学”④。维兰德的 “世界
文学”乃是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经典总集，它有别于赫尔德的 “全世界的文学”⑤ ( 世界各民族文
学作品的总和) ，也不同于歌德的“世界文学”。歌德的 “世界文学”指的是国际性的文学交往
( 国际旅游、通信、会议、翻译、评论、阅读外文报刊和外国文化史与文学史等) ，而交往的结
果就是各民族文学最终融合成 “一个伟大的综合体”⑥。
与赫尔德或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相比，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1848年德国文学史家谢尔 ( 1817—1886) 推出了两卷本的文选 《世界文学画廊》，他的 “世界文
学”就是维兰德意义上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 “典范作品总集”⑦。1898 年文艺学家格里泽巴赫
( 1845—1906) 出版了《世界文学目录》，这本目录学专著分为“德国文学”和“其它文明民族的
世界文学”两部分，后者收录了欧洲各国、阿拉伯、中国、日本、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等国的文学
名著书目。德语《杜登词典》对“世界文学”词条的解释同样凸显了维兰德所主张的文化精英主
义: 世界文学是“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的世界各国文学最杰出的作品的总和”⑧。

( 责任编辑: 李亦婷 潇湘子)

Wieland Created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He Ji

Abstract: In a note taked in the time from 1790 to 1813，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used the new
word world literature for the first time． He understood world literature as the sum total of literary modell
works from all times and all nations． His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is tinctured with eurocentrism and
cultural elitism． By comparison with Herder or Goethe，Wieland's world literature is more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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